
 

 

 

 

 

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探微 

The exploration of Tang ynasty military governor in Han Yu's Writing 

ULSZ3094 PROJECT II 

 

金泠妤 

GING NIN YEE 

19ALB0285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4 



II 
 

 

 

 

 

 

 

 

 

 

 

 

 

 

 

 

 

 

 

 

 

 



III 
 

 

 

 

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探微 

The exploration of Tang ynasty military governor in Han Yu's Writing 

ULSZ3094 PROJECT II 

 

金泠妤 

GING NIN YEE 

19ALB0285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4 



IV 
 

目次 

 

宣誓 ..................................................................... I 

摘要 .................................................................... II 

致谢 ................................................................... III 

 

第一章、绪论 ............................................................. 1 

第一节、研究动机及目的 ................................................. 1 

第二节、前人研究之成果 ................................................. 2 

第三节、研究方法 ....................................................... 3 

第四节、研究难题 ....................................................... 4 

 

第二章、韩诗中的藩镇书写 ................................................. 5 

第一节、军事纠纷 ....................................................... 5 

第二节、文人送别 ...................................................... 14 

 

第三章  韩文中的藩镇书写 ................................................ 18 

第一节、干谒之文 ...................................................... 18 

第二节、赠序之文 ...................................................... 24 

 

第四章、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对象 ........................................ 30 

第一节、藩镇首领之书写 ................................................ 30 

第二节、藩镇相关人士之书写 ............................................ 31 

结语 .................................................................... 33 



V 
 

参考文献 ................................................................ 35 

附录 .................................................................... 39 

图表目次 

附录1：韩愈作品中涉及藩镇书写的诗歌及散文................................38 

附录2:韩诗中的藩镇书写题材比例...........................................41 

附录3:韩文中的藩镇书写题材比例...........................................41 

附录4:论文的集评资料汇集.................................................42 

图1: 韩愈藩镇书写的内容逻辑图............................................45 

 



I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

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金泠妤 

学号:19ALB02859 

日期:2024 年 4 月 1 日 

 

 

 

 

 

 

 

 

 

 

 

 

 

 

 

 

 

 

 



II 
 

论文题目: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探微 

学生姓名:金泠妤 

指导老师: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学术界对韩愈与藩镇之研究，止于探索其与藩镇势力之关系，普遍上以其反对藩镇

割据的思想或以其与藩镇首领书信往来为据，欲论证其与藩镇关系之清白。然则，探究

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必须考虑其时代背景、亲身经历及作品，以全面了解其藩镇书

写。文章运用文学本位，把其诗文视为首要探析对象，辅以史实证诗，亦以诗证史，旨

在深入认知其藩镇书写倾向。次则，文章也对韩愈藩镇书写下的诗歌及散文进行比较，

以呈现其藩镇书写之全貌。 

韩诗中所书之藩镇，其内容分为军事纷争之题材及文人送别之题材；而韩文中所著

之藩镇，则区分为干谒之文及赠序之文。虽韩愈藩镇之书写题材繁多，然而主要在于描

绘藩镇之首领及与藩镇相关的人士，诸如藩镇士兵、藩镇领地之刺史及入幕藩镇的文人。

鉴于藩镇可分为割据型及非割据型，韩愈对之态度亦不同，其对待入幕不同类型藩镇之

友人，亦存有差异，对非割据型藩镇及入幕藩镇之友人，其态度呈现矛盾心理。 

故欲考察韩愈笔下藩镇的书写，必须审慎思量其创作时之立场及对象，方能还原其

藩镇书写的真貌。下文以韩愈的诗歌及散文作品入手，考察其作品里，藩镇书写所呈现

的不同题材，对作品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以探究韩愈在诗文中所呈现的心态变化以及对创

作对象的态度，从而更全面地理解韩愈的藩镇书写意义。 

【关键词】 韩愈、藩镇书写、藩镇、诗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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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也。韩愈生长于藩镇充斥祸乱之中唐，且逢

朝政多番易主，即代宗至穆宗六朝。鉴于其于代宗、德宗、敬宗朝，因年幼未涉朝政，

藩镇书写未充分表露于作品中，故本文仅考察韩愈于顺宗至穆宗朝之藩镇书写。藩镇亦

称方镇、藩岳、藩侯。《诗经》载“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1；韩愈

《与凤翔邢尚书书》亦誉称藩镇节度使“为王爪牙，为国藩垣”2。可见，藩镇有保卫中央

之美称。然则，安史之乱后之藩镇带有贬义，有四五十余。其性质各异，主要分为割据型

及非割据型。3  

由于韩愈的藩镇书写非止书写藩镇，亦叙述其余与藩镇有关者，故斯篇所谓“藩镇

书写”，非一般论述藩镇如何嚣张跋扈及其与中央政权之互动，而是梳理其藩镇书写中

的创作对象，以探究韩愈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论韩愈藩镇书写中的心态变化。其藩镇

书写之涵义可分为二：一则书写藩镇之首领；二则书写与藩镇有涉之人，如牙兵、藩镇

领地之刺史及藩镇幕僚。据本文考察，其诗歌多描绘藩首，而散文则更着墨于藩镇领地

之刺史及幕僚，然而前者的数量远远超于后者。是以，斯篇着墨甚多于此二者，通过对

其诗文的个列分析，以探究韩愈对二者之看法，并考察韩愈对待此两者态度之区别及韩

愈对二者心态的变化。 

 

第一节、研究动机及目的 

 
1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640。 
2
 [唐]韩愈著、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与凤翔邢尚书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226。 
3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页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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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韩愈乃唯一参与淮西之役的文人，故论文择其为探讨对象，探究其藩镇书写。

学界对中唐之藩镇局势已取得不少成果，大多聚焦于韩愈与藩镇之清白与否，如从韩愈

与藩镇关系上的牵扯证实其并不反对藩镇等。上述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愈藩镇书

写的特征，让笔者深受启发。然而，其藩镇书写并非单一赞同或反对之面貌，而与藩镇

势力之类型、情景之异同有关。其诗文中论及不同类型之藩镇时，态度各有不同。本文

以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藩镇书写之双重含义、在不同背景下对诸

藩镇的态度及其藩镇书写中的心态变化，以还原韩愈笔下藩镇书写的全貌。由于其官方

文章多献上于皇帝，故此类文章之首务多在政治。是此，此类文章观其藩镇书写之真容，

甚为不易，参考价值亦不甚高，故本文不涉及其官方文章。 

 

第二节、前人研究之成果    

 

学界对韩愈藩镇书写的研究较稀缺，现有之学术关注主要落于其政治生平、文学作

品及学术思想。惟专就韩愈及其藩镇书写而成之专著甚寡。陈克明《韩愈述评》4中论及

韩愈抗拒藩镇分裂、坚守中央集权之见解。刘国盈《韩愈》5提及韩愈对潜藩镇割据态度

矛盾，乃“骑墙派”。彭万隆《唐五代诗考论》6则触及韩愈及其藩镇诗一角。文献资料

的研究成果不甚丰富。陈昱杉《藩镇割据对韩愈创作及文学观的影响》7，指出韩愈的道

统思想乃在藩镇割据之社会背景下生成。李楠《元和平藩诗研究》8言及韩愈平藩事迹及

 
4 陈克明，《韩愈述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 刘国盈，《韩愈》(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6 彭万隆，《唐五代诗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7
 陈昱杉，〈藩镇割据对韩愈创作及文学观的影响〉，《炎黄地理》2023年第6期，页20-22。  
8  李楠，《元和平藩诗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页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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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对藩镇持批判态度。屈光《韩愈与藩镇的关系》9分析韩愈与藩首于頔之关

系，论证其早年与藩镇势力并不清白。 

次则，斯篇诗文引用了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10及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11整理本。由于斯篇引用不同学者之注释，故后文所引注之注释取自于各家的整理本。

如方世举《韩愈诗集编年笺注》12、何焯《义门读书记》13、陈沆《诗比兴笺》14、方崧卿

《韩集举正》15、陈景云《韩集点勘》16等。再者，论文引用的其他集评资料整理本有《韩

昌黎诗系年集释》、《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17 

 

第三节、研究方法     

 

本文欲突破韩愈藩镇研究中泛泛而谈之论，从史籍背景、诗文中藩镇叙事、学者评

析等方面入手，以展示韩愈诗文中藩镇书写之全貌。斯篇研究探讨之际，本文拟行之研

究方法如次：    

1. 文学本位    

本文恪守文学之原本，以细致诠读文献为研究之核心立足。然研究之立足，必基

于确凿材料，尤专家学者之著述尤须深审辨析。对此，本文始终视对文献之深入阅读

 
9  屈光，〈韩愈与藩镇的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页47-49。 
10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2 [唐]韩愈撰，方世举笺注，《韩愈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32。 
13 [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 [清]陈沆撰，《诗比兴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 196。 
15
 [宋] 方崧卿，《钦定四库全书·韩集举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73册。 

16
 [清] 陈景云撰，《钦定四库全书·韩集点勘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075册。 

17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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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理为为基本之前提，对相关韩愈相关诗文进行周详梳理、归纳和探索，务求其全

面、准确、详尽，以避空论之弊。  

2. “诗史互证” 及“文史互证”     

本篇则运用诗及文为史料，通过考察诗文中的时间、区域、人物等史料，佐以史籍

之佐证，以揽获历史之真实，对韩愈达致真正之“同情”与了解。其次，本文以史料考

辨韩愈之诗文，佐以史家丰富之历史文化，对古诗文中或难解或典故等问题，深入地考

证辨析，发觉诗文中涉及当时历史事实相关之“今典”成分，以还原韩愈藩镇书写之全

貌。 

3. 定量分析法：相互对比     

本文抽取韩愈诗文之中与藩镇动态相关之篇章，次则重加筛选，择选之作进行研读

与对比，期以探究同题材作品间之异同，以证其藩镇书写多方面之差别，以展其藩镇书

写之多维视角。由是可详知韩愈藩镇书写中所抱独特见解及其多重表达。由此方法，可

更精研韩愈透过文学作品所阐发之关于藩镇之思想和情感。   

 

第四节、研究难题    

 

韩愈之藩镇书写，涉及多层面及态度，因其个人经历及与藩镇领袖之纷繁关系，审

读其对待藩镇之态度颇具挑战性。复次，观其后世学者评论韩愈诗文，因其各自文化氛

围、时代见识与经历各异，故须克服个人之差异，方足周详洞悉诸集评资料。不仅如此，

中唐时藩镇的多样性，为一难解之问题。藩镇分型繁多，辨清不同类型藩镇对韩愈之态

度，乃为一复难之难题，是则须深探各类藩镇之特色，明了其在时世社会中之地位与功

用，方可窥见韩愈藩镇书写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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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韩诗中的藩镇书写 

 

 

元和诗人饱经德宗建中、兴元藩镇兵变之苦，对藩镇反叛所带来的灾殃铭心镂骨，

描写战争已成为元和诗人的题材之一。韩诗中的藩镇诗歌主题纷杂，呈现出多面貌的藩

镇书写。韩诗之藩镇书写分为两类，一乃军事纠纷，二为文人送别诗，下文对二者进行

详尽的阐述。 

 

第一节、军事纠纷     

 

1. 贞元年间之军事纠纷     

由于德宗采取姑息藩镇的政策，故贞元中期出现了相对平和的时期。此时期之军事

纠纷属藩兵内乱，故并无直影响朝廷运作，如贞元十年之宣武军乱。宣武军节度使刘士

宁生性残暴淫乱，在其失势后，宣武军内讧，亲兵劫掠军需物资及居民，致使众多百姓

伤亡，后留后李万荣遂平之。然李万荣处事之狠辣，致百姓人心惶惶。韩愈因而作《古

风》诗。樊汝霖表示安史之乱后，诸藩镇相对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不少于三四，

士兵骄横则驱逐其领袖，领袖强大则叛离朝廷，不奉朝廷则不进贡，是种情况频繁出现，

故韩愈托古风以寓意。18 韩愈以“古风”为名，寓意安史之乱藩镇肆虐之古风再次席卷

而来。 

 
18 [唐]韩愈著撰、[宋]魏仲举集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第1册，页158。 



6 
 

又，陈沆曰：“刺赋役之困也……安、史之后，方镇相望，跨州连郡。兵骄则逐帅，

帅强则叛上。军旅不息，重敛因之。”19 故古风二字揭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历史背

景。诗中表示如今人们应该庆幸国家不需要动用兵力，虽然目前藩镇的局势已经受到压

制，但人民仍然可以保全生命。20其明面表达当下各藩安定，国家无需经历战乱和使用兵

力，纵使唐朝如今面临困境（藩镇），但尚可解决。看似态度积极，实则暗讽德宗姑息藩

镇。于平定宣武军一事，宰相陆贽曾表示李万荣为人卑下浮躁且张狂，当下汴州局势不

稳，是强化朝廷威严的关键时机，故得藩镇军心的李氏不可委以重任，但德宗不肯听从，

仍立李氏为留后，为日后汴州之乱埋下祸根。21 

何焯表示韩愈庆幸当时不用兵，是因为战争在那时已然解决，此乃反语也。	 22	再

如，胡渭表示韩愈了解赋役所带来的困境，百姓无处可避，可却有人言国家如今不需要

动用兵力，正是享受美食，相互欢乐之时，其言辞虽柔婉，但心意却痛楚难忍。23 韩愈

运用反语表达当下国家安定，不用兵之“喜”，实则点明汴州藩镇问题之危急性，及对

德宗姑息藩镇的不满。 

韩愈借《诗·硕鼠》典故暗指上位者及各地藩镇的贪婪。24由于德宗执政年间鼓励

各地节度使向其进“贡”，对正在实行的两税法的弊端不作纠正，也不计节度使较取得

经费的方式，致中央或地方征税当局大受其益，而百姓深受其害。25韩愈不啻对当权者

含沙射影，也暗讽藩镇私吞财富，导致多地方赋税都入不了中央，甚至在当地增加赋税、

兵役、徭役，全方位地压榨人民。其用 “汤汤”26形容当前的局势，此即大水急流貌，

 
19
 [清]陈沆撰，《诗比兴笺》，页 196。 

20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24。 

21 [宋]司马光编、[元]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16册，页7550-7551。 
22 [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中册，页 509。 
23 [清]乾隆御选、梁诗正辑评，《御选唐宋诗醇》 （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卷 29，页578。 
24
“彼州之赋，去汝不顾。 此州之役，去我奚适。”[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24。 

25 [清]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页 453-455。 
26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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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全诗之诗眼。《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27谓赋役如洪水横流，无处逃避，故

此“赋”及“役”犹如洪水般袭卷国家，故其有何处才是自己归处的感慨，上位者之作

为及藩镇跋扈之局面让其不知何处方乃归宿。 

再者，韩愈明面上表示如今天下无异动，故人民得以无所顾忌，衷于享乐，然韩愈

本意并非如此。28 何焯云：“‘《平准书》：杨可告缗，杜周治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

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 ’托之方镇，以觉其上者也。”29 韩愈引

汉武帝于财政上征收财产税的措施，警惕当权者若对楊可、杜周此辈之人（藩镇）姑息，

钱财虽通过藩镇之手流向朝廷，但藩镇的强硬举措将致人民不再蓄藏财产，终日贪图享

乐。此番剥削现象恐致人民贫困化的加深，社会将陷入混乱，足见其忧国忧民之心思溢

于言表。 

虽宣武军乱平，但藩镇军事纠纷之苗头未泯，燎原之火终在贞元后期被引爆。贞元

十五年，宣武节度使董晋逝世，刚升为留后的陆长源欲整顿军中士兵的散漫风气但处置

不当，引发士兵的不满，导致汴州兵变。与作《古风》时期不同，韩愈此时已入幕藩首

董晋帐下，与使府僚佐及李翱、孟郊等人交好，故对汴州之乱知之深，事发后作《汴州

乱二首》描绘宣武军兵变，汴州城烽火连天之惨况。 

诗云：“天狗堕地声如雷。”30 天狗普遍被史书记载为发生兵乱、政权不稳的象征。

31儒家认为一切灾异皆为上天对统治者警告，若治理者依旧不改其行，则天命将有所转

 
27
 [清]孙星衍撰、陈沆，盛冬铃点校,〈尧典·上〉，《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6），

页27 。 
28
 “好我衣服，甘我饮食，无念百年，聊乐一日。”[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24。 

29 [清]何焯著，《义门读书记》 ，页 509。 
30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24。 
31 天狗，《史记·天官书》载：“天狗状如大奔星，……所堕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 

[汉]司马迁撰，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天官书第五》（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页487。又，《汉

书·天文志》云：“天狗，状如大流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坠及，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其下圆

如数顷田处，上锐见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册，页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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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预示国家的覆亡和政权的更替。诗中运用天狗描绘叛乱之局面，同时暗示德宗切勿

姑息藩镇势力，养成奸邪之风，恐致政权易主。蒋抱玄曰：“此谓德宗姑息养乱，不肯

严于讨伐也。”32又，胡渭表示此诗一曰四周藩镇坐视不管，二曰君臣互相对藩镇姑息。

33 

韩愈既指责邻近藩镇安于虚衔，对于汴州军乱未施予军事支援，亦抒发对朝廷漠视

之态度的愤懑。史实记载长源性情急躁，依仗自己的才能而傲慢对待他人，判官孟叔度

轻浮放纵，喜好慢待和侮辱士兵，军中人都厌恶他。主帅董晋去世后，长源命令孟叔度

分发盐，但士兵们没有得到更多的盐，军中对此感到愤怒，长源也没有为此事采取任何

措施。是日，军士起义，杀死长源与孟叔度，并食其肉且不留痕迹。新、旧唐书对汴州

兵变的叙事大同小异，《新唐书》多了“判官杨凝、孟叔度等又苛细，叔度淫纵，数入

倡家调笑嬉亵。”34之论述。陆长源自视甚高，性子刚烈又好改革，而其余僚佐孟叔度

和杨凝等人作风不正，引起士兵极度不满，最终导致汴州大乱。杨慎论起此事云：“是

长源有以自取。”35 《资治通鉴》也称汴州乱为“孟叔度则死有余罪”36。足见汴州兵

变之首犯实乃宣武军僚佐等人，而非本源为军士之逆凌帅。  

反之，韩愈《汴州乱》里把宣武叛军作为这场叛乱的源头，只字未提陆长源、孟叔

度等人被人诟病的作风。诗中借助“天狗”、“烧成灰”等词以渲染兵乱的氛围，更称

士兵们争着杀长源，将他们贬变为兵变的主导者，诗歌内容与史臣叙事有所差异。此般

原因在于其并无亲身经历此次叛乱，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曾言自己从旁人口

 
32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74。 
33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75。 

34
 [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陆长源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4册，页 3772。 

35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75。 

36 [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第16册，页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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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知晓此事。37然外人唯观城中残酷之痕迹，传至韩愈耳者，则自然先入为主，以为此

次叛乱之罪魁祸首乃宣武叛军。 

其二，韩愈对汴州之前的形势并未抱有良好印象，故入幕侍奉董晋之下，多次赞誉

其安抚汴州的功绩。如《送权秀才序》 “相国陇西公既平汴州”38；《汴州东西水门记

并序》：“嚚童噭嘑，劫众阻兵……时维陇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单车来临。遂拯

其危，遂去其疵”39； 《董晋行状》：“人心易动，军旅多虞”……汴州自大历来多兵

事……既来止，东人以完，今公没矣，人谁与安。”40等诗文既赞誉董晋安定汴州，强

调先前汴州局面混乱，士兵骄横难治，同时也对董晋逝后的汴州局面透露出担心。韩愈

夜闻汴州乱，当下的第一反应必定是其之前所忧虑之事已发生，自然而然将叛乱之兵视

为祸首。  

 其三，韩愈与宣武军文职僚佐关系密切，交结之中包括汴州兵变中的陆氏和孟氏。

韩愈《又寄随州周员外》曾以友人的口吻怀念故人，证实韩愈与众友之情谊不浅。董晋

逝后二十余年，韩愈更是赞扬陆氏品行高洁、德才出众，杨氏和孟氏才德显赫而在朝廷

上享有声名，才被招至幕府。41 可见文人之间的经交游唱而形成的交情在韩愈对汴州乱

的叙事中产生了影响。其四，若韩愈将汴州乱之祸首归为代表朝廷的地方官员，那诗歌

抨击藩镇势力的意图便会削减，这与其一贯的平藩观念相悖。因而，其必须强调叛军的

的骄兵犯上，而非陆、孟等人的咎由自取，方与史臣叙事相悖。   

贞元十四年，汴州兵变，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反叛。此时韩愈入张建封幕府，作《赠

 
37 “暮宿偃师西，徒展转在床。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彷徨。”[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

册，页 84。 
38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 309。 
39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 90。 

40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 649。 

41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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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徐州莫辞酒》借杯觥交错之际敬劝张氏需对吴少诚兵变一事上有所作为。42 “莫辞酒”

暗示张氏国难当前不应推辞，应积极应对。爪牙，如《诗》言：“予王之爪牙。”43，

或如《心书》所载：“勇悍善敌者为爪牙。”44张氏为朝廷之得力臂助，理应挺身而出，率

兵征讨吴少诚，故方世举曰表示“春雷三月不作响”乃韩愈见张氏并无向朝廷请求讨伐

反叛者之意，故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劝之。45 

“春雷”乃时序更替之象征，蕴涵新生，生机勃发之意。于诗之语境中，此语乃朝

廷举兵征讨吴少诚的动力和象征，但朝廷毫无讨贼之意，故韩愈表示春雷并无作响。综

合蒋之翘所评：“当时四方多警，朝廷无讨贼之意，而诸将亦不奉命，故以大义推辞‘春

雷’之语，意有所讽也。”46韩愈不啻谴责临近藩镇不作为，也抨击朝廷对地方藩镇的

置若罔闻，国家无法响出一声得以震慑藩镇之春雷。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韩愈同样表达与前篇相同的忠告和规劝。诗先极尽笔墨

地描绘幕主张建封打马毬的情景，但结尾却转换诗意，揭示其作诗的本意。韩愈借张氏

马毬之一事望其别不务正业，反之应该替朝廷讨贼。《唐宋诗醇》提及此诗歌为韩愈对

张氏的讽刺之辞也。47 方世举亦云：“此盖问其军政不修。”48韩愈以诗文表疾呼，冀

望张建封能率众讨逆，但也因此遭罢黜官职。     

韩愈赴长安参加吏部诠选时，作《归彭城》写吴少诚反。49诗云：“天下兵又动，

 
42 “莫辞酒，谁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响， 战士岂得来还家。”[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

释》，上册，页 79。 
43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上册，页 408。 
44  [三国]诸葛亮著、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腹心》（北京：中华书局，2020），卷3，页 

132。 
45 [唐]韩愈撰，方世举笺注，《韩愈诗集编年笺注》，页32。 
46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79。 
47
 “‘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盖讽之也。”[清] 乾隆御选，《御选唐宋诗醇》，卷29，

页580。 
48 [唐] 韩愈撰，《韩愈诗集编年笺注》，页35。 
49
 《新唐书》载：“贞元十五年三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反。九月，（诸军）讨吴少诚。十二月，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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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竟何时？”50 指吴少诚谋反一事，并对在朝官员表达了不满及提出了质疑。《唐宋

诗醇》提及韩愈在动荡的时刻感到悲伤和愤怒，心中无法释怀。骑马行走在空旷的陂塘

上，哭泣声不减少，就像穷途之中的哭泣一样。51；查慎行亦表示韩愈心中充满了不合

时宜的怨愤，却无处发泄，只能在这里稍微吐露一些，但终究无法完全宣泄出来。52集

两家之言，韩愈心头积郁沉闷已久，先前劝谏张建封攻打吴少诚未果，竭力为国家谋划

反而遭幕主罢黜；王师讨伐吴少诚接连溃败，国家陷入多事之秋。其心境愈发沉重，国

家和个人所追求的理想不可兼得，内心倍感忧愁，故此诗油然而生。  

 

2. 元和年间之军事纠纷 

元和元年，刘辟谋反。53 《东都遇春》云：“谋谟收禹绩，四面出雄劲”54，一指

元和元年高崇文、李元奕及严砺、东川李康“四面”合兵招讨刘辟；二曰恒冀节度使王

承宗反，朝派恒州四面藩镇各自进军讨贼。对于讨蜀一事，黄裳曾规谏宪宗必须制裁藩

镇。55 宪宗因而兴师伐蜀，悉为黄裳之力所成。诗云“谟”即谋，朝廷有谋，将士有 

“雄”，讨刘辟一事于韩愈眼中可谓君臣相辅相成，有勇有谋也，故斯篇可见韩愈对当

前形势赞叹颇多。  

藩镇军事纠纷题材之诗再次面世，已是元和十二年淮西之役。上文提及被平定的数

 

兵溃于小溵河。”[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德宗纪》，第1册，页128-129。 
50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79。 
51 “忧时伤乱，感愤无聊。骑马空陂，不减穷途之哭。[清] 乾隆御选，《御选唐宋诗醇》，卷28，页566。 
52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 119。 

53
 贞元元年，西川节度使韦皋逝世，刘辟有意接任一职，但朝廷令其入朝担任给事中。刘辟早已怀有割

据西川的野心，因此拒绝执行命令，但宪宗出于初登帝位、朝政不稳的考虑，最终改任命刘辟为剑南西

川节度使事务知节度使。元和元年，刘辟请求朝廷批准他同时担任剑南东川、西川、山南西道三川节度

使。宪宗予以驳回，然而刘辟无视宪宗的诏令，对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发动进攻，计划以武力夺

取东川，并进一步夺取山南西道，实现其割据三川的野心。 
54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713。 

55 [宋]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第16册，页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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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藩镇，在当时势力相对薄弱；而对中央统治构成最为威胁的是河朔三镇，它们相互勾

结，寻找其破绽颇为困难，此为朝廷真正的心腹之疾。此役，宪宗坚持用兵，韩愈被封

为彰义军行军司马，随裴度东征。韩愈随军出发前作《赠刑部马侍郎》一诗赠于从度平

蔡的刑部侍郎马总,表示其对强藩之轻视，及完成使命后回朝显功的决心。此时韩愈心

怀国家安宁的美好愿景。 

期间，韩愈单身匹马赴汴州说服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为淮西之役献上一臂之力。    

韩愈路经鸿沟，遂感慨历史之长河，作《过鸿沟》。56韩醇提及汉高帝四年，项羽与汉

中分治天下，划定鸿沟以西为汉地而东为楚境，此时项羽解甲而归，刘邦也欲返西，但

经过张良、陈平的规劝，遂停止此举，最终战胜。57	鸿沟乃荥阳东南二十里，当年楚军

与汉军对峙于荥阳，项羽受到平国君劝说，解甲东归，最终遭汉军追击而败北。淮西一

战之成败，实系宪宗一念之权衡，时则主和派咸言宜罢兵，然罢兵则将养虎遗患，对中

央后患无穷，故王元启谓之“此真劝回马首之论也”58。 

韩愈为自己所谋之事深感自豪，故将己身与裴度视为张良、陈平此等忠臣良将。彼

等舍生忘家、孤注一掷的豪情决志，与百无一用的主和派形成鲜明对比。 是此，方世

举表示此诗虽歌颂楚汉时期的事迹，但实际上指讨伐淮西一事，当时有些官员阻挠这项

计划，几乎破坏了计划的进行。59 对此，韩愈用楚汉之典故，提醒唐王朝要以此为惩诫,

不可有退缩之意，同时以委婉之辞将自身与裴度等将士巧妙抬高，实属巧妙之笔。 

 韩愈自汴州归至郾城行营，遂作多诗。 程学恂曰: “同心破贼，故尔十分高兴。”60

 
56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唐] 韩愈著，《韩昌黎

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33。 
57 [唐] 韩愈撰，《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第1册，页158。 
58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34。 

59
 [唐] 韩愈撰，《韩愈诗集编年笺注》，页442。 

60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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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说韩弘事成，士气正高涨，可见班师回朝之日指日可待！韩愈作的众多诗歌当中，

字里行间皆为其对胜利的美好憧憬。最后，韩愈再有佳作问世，实为淮西之役全面告一

段落，获胜凯旋而回朝之际。淮西一役大获全胜后，韩愈返长安的路途日益临近，其思

绪已飘到那旌旗风舞，得胜回朝之壮丽景象，心痒难挠以至于无法入眠，其所至之处均

有诗篇问世。为此程学恂曰：“数诗皆可作凯歌。”61，蒋抱玄亦云：“快事快调，此

公一生最得意时”62，所称甚是。 

 

3. 长庆年间之军事纠纷 

唐宪宗驾崩后，藩镇又趋复炽，唐朝统治进一步急遽衰落。长庆元年，镇州军乱。

63韩愈为兵部侍郎被派往镇州宣谕。百官畏缩，唯有韩愈敢躯赴险地。64此次险途，韩愈

又有一系列诗篇以记其事，如途径太原所作之《奉使常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地

失嘉禾处，风存蟋蟀辞。”65 方世举表示“蟋蟀”之辞乃讽刺晋僖公。66其劝诫晋僖公

约束自身娱乐，切勿沉湎于荒唐之事。长庆二年，穆宗于麟德殿观赏各种杂伎音乐，向

给事中丁公著感慨公卿百姓频举欢宴乃当下国泰民安之兆，其甚感宽慰。丁公著则对天

子表示陛下应该发布命令，禁止他们过度放纵，如此天下将会受益良多，当时朝廷沉迷

 
61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66。 
62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069。 
63 长庆元年，镇州军乱，王廷凑杀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自称留后；长庆二年，王廷凑围困牛元翼于深州，

裴度、李光颜、陈楚前去营救，均未成功，朝廷此时已然财竭力尽。二月，王廷凑的围攻深州愈发紧急，

朝廷别无选择，只能退步任其为成德节度使，后朝廷委任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向王廷凑军宣谕朝命。 
64 “王廷凑屠衣冠，围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先生奉诏入贼，渊然无事行者。既至，召众贼帅前，

抗声数责，致天子命，词辩而锐，悉其机情，贼众惧伏。贼帅曰：“惟公指。”公乃约之出元翼，归士

大夫之丧。功可意而复，穆公大喜，且欲相之。”[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

第7册，页6460。按：全名为 《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 
65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1232。 

66 [唐] 韩愈撰，《韩愈诗集编年笺注》，页546。 



14 
 

于酒宴享乐，韩愈故对此进行讽刺和批评。67 韩愈诗篇中所言即穆宗沉湎于酒乐一事，

故方成珪曰：“雪王廷凑罪，复以为节镇，非公意也。故此诗有微词焉。地失嘉禾，言

太平无象。风存燃嚑，警太康也。结则忧深思远，可于言外得之。”68由此可知，韩愈

对王庭凑获赦一事颇有微词。如今国家无太平之兆，风起云涌，而皇帝与朝中贵族竟沉

迷声乐，韩愈故此诗劝谏。 

要之，韩愈所撰有关藩镇军事纠纷之诗，可分为贞元、元和及长庆三时期。贞元年

间，由于德宗采取姑息政策，其诗批判意识浓厚，悲怆情绪深沉。其作多以“怨”为主，

如抨击作乱之藩镇及牙兵、朝廷及临近藩镇之不作为。然则，其元和之诗则转明朗生动

且快腔快调。此因其入主权力核心，且乃中唐历史上唯一参与平淮西之役的文人。韩愈

夙愿达成，故其于战争前后不断撰作诗歌，较之早期作品更具纪事性质。由于亲自前往

前线，故与其他撰写平藩诗的文人相比，此为其平藩诗别于他人且独具特色之处。长庆

之际，韩愈已年迈，且饱经风霜，故此时之诗篇不复早年之快意潇洒，而更彰显静水流

深的意境。 

 

第二节、文人送别 

    

《唐音癸签》曰:“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

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69又，《唐语

林》载：“游宦之士之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70 由此

 
67 [宋]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1册，页553。 
68
 [清]方成珪撰，《续修四库全书·韩集笺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310册，页1233。 

69
 [明] 胡震亨撰，《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27，页284-285。 

70 [宋]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8，页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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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藩镇幕府在文人仕途中占据重要地位，军中幕府职务常由文士担任。唐代文士若

入幕府，则官阶晋升较快，然真正将幕府视为要津者，主要为那些虽获进士资格却未能

进入朝廷，或在京城仅担任微官俸禄微薄者。他们一生理想仍在于朝中为官，只在仕途

不如意时，才至边地幕府，但无不盼望早日回京，升迁为官。71 

文人入幕已蔚然成风，以藩镇幕府为主题的创作比比皆然，藩府为文学题材之诗，

亦涵盖对入幕文人之送别诗。72如韩愈于元和四年之《送侯参谋赴河中幕》一诗描述其

送别亲友侯继赴河中节度使王锷处担任幕职之情景。诗云：“洸洸司徒公，天子爪与肱。

提诗十万余，四海钦风棱。河北兵未进，蔡州帅新薨。曷不请扫除，活彼黎与烝。”73 

司徒公即王锷，新、旧唐书皆载其管辖军队有素。74 同代文人白居易亦称其自领大

藩，累彰卓越之功，施恩济民，彰显治理之正道。75与史实对照来看，王锷实为兵略高

明的将领，忧及黎民百姓，且对军财治理亦有卓越之功绩。加之，王锷曾参与讨伐叛军

李锜，可谓一方之军政楷模。是以，韩愈称其为爪肱，虽“提师十万”或带有夸张成分，

然彰显王锷卓越手腕及才能。 

“四海钦风棱”，足见其评价之高。顾嗣立曰：“《汉·李广传》言‘威稜憺乎都

国’，李奇曰‘神灵之威曰稜’”76，可知“稜”即为神灵之威，乃威风凛凛之表现，

故韩愈希望其得以讨伐叛军，威慑王承宗。所谓“河北兵未进，”指的便是此事，“蔡

 
71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页 11。 

72
 藩府为文学题材之诗亦包含幕僚之间的幕府联句，如韩愈及孟郊的《征蜀联句》，及幕僚对幕主的忠

告劝诫，如《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赠张徐州莫辞酒》诸篇。 
73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页716。 
74
 《新唐书》载“河东自范希朝讨镇无功，兵才  三万，骑六百，府库残耗。锷补完啬费，未几，兵至

五万，骑五千，财用丰余。”[宋] 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王锷传》，第5册，页4008-4009。

《旧唐书》又言：“寻除容管经略使，凡八年，溪洞安之……时方讨镇州， 锷缉绥训练，军府称理”[后

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王锷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4册，页2759。） 
75
 “自领大藩，累彰殊效，惠安百姓，表正一方。”[唐]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

（北京 : 中华书局, 2011），第3册，页1150。 
76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1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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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帅新薨”即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逝世,部将吴少阳杀吴少诚之子，自立为留后。割据型

藩镇通常以嫡长代领父之军务，此般有损中央朝廷权威的条例，韩愈自是对之深恶痛绝。

为此，其借《送侯参谋》一诗望王锷上书朝廷扫除王承宗及吴少阳这两股势力，拯救藩

镇统治下的黎民百姓。  

为表示其决心，韩愈更言恨不能马上脱去文臣的儒冠，报效疆场。77韩愈当时正任

都官员外郎，尽管身上带着其他职务，但其对国家大事尤为关心。78 其甚至想面见皇帝，

但碍于文臣身份不合适，而不敢轻举妄动，故盼王锷得以奏请朝廷扫除割据藩镇之势力。

虽《送侯参谋》以赠予侯继之名而作送别之诗，然其中所抒发者，实则不在于主角侯继，

而在于韩愈自己之思绪。次年六月，韩愈友人石洪入幕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处，其遂作《送

石处士赴河阳幕》一诗：“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风云

入壮怀，泉石别幽耳。”79将军即乌重胤，因欲商讨讨伐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之计，故

招石洪至幕中任参谋。元和五年，王承宗当时居常山一代，依仗险要的地势对抗朝廷，

故其曰：“钜鹿之师欲老，常之险犹倚仗。”80 

《新唐书》载石洪“十余年隐居不出。 公卿数荐，皆不答。重胤镇河阳，求贤者

以自重，或荐洪……洪亦谓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礼之。”81 足见，石

洪并非借隐逸以抬高出仕身价的假隐士，而是一位操守高尚的士人，其之所以应召而来，

而是因乌公伯乐识马之缘故。然而，张鸿曰：“有讽意，合之送序，公意可知。”82合

韩愈为石洪所作的另一篇《送石处士序》观之，可见其对乌公带有戒心，希望乌公当守

 
77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页716。 

78 韩愈此时分司东都。都官属刑部，韩愈虽为都官员外郎,却判祠部。祠部属礼部,掌祠祀、享祭、天文

之事，属文臣。此与其期望之官职不符，无法捐躯报效国家，故愿意以死明志向王锷示其决心。 
79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38。 
80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38。 

81
 [宋] 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石洪传》，第5册，页4022。 

82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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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为国而求士，非图私家之利也，忠诚效力于朝廷；至于石处士则勿图利于乌公，

故“有讽意”。窃以为，比起乌公，韩愈的“讽”更多在于石洪，如末两句之“去去事

方急，酒行可以起。”83含有责怨石洪归隐未出仕之意，藩镇肆虐，石洪先前却无所作

为，此非正当之选也，故韩愈表示国难当前，石洪应当速行而不宜再如先前般拖延。 

朱彝尊亦称该诗“末二句则责备”84，窃以为正是此意。综上，韩愈藩镇题材里的

送别诗，悉涉王承宗之叛变。《送侯参谋》一篇，韩愈陈己与侯继仕途坎坷之回忆；其

次，期许王锷讨逆王承宗以及自身志向；末段即为侯继之送别与对未来忧虑之词。此篇

长而详细，然别侯继仅寥寥数语，实旨在抒发己志。至于《送石处士》一篇，短而精悍，

石洪冀其速奔乌公幕职，别友之伤感甚少，显见战事迟滞对韩愈心境的改变。两篇之所

不同，不独因战局紧急，亦因韩愈对广大隐士之期许。虽韩愈屡次“歌颂”隐士，实则

对隐士持否定见解，从未真正思及隐逸，其归隐言辞可被视为抒发牢骚而已。 

如其《圬者王承福传》曾明言其不喜独善其身者，因为他们鲜少为他人着想，此般

不肯为自己而利天下的人便是如同杨、朱二人一样。85 因此，在韩愈眼里，石洪归隐十

年而无所作为如同杨朱之辈，圣人贤者必须“兼济天下”，可见韩愈对其颇有怨言。当

石洪得报效国家机会，韩愈方才催之，故全诗毫无《送侯参谋》般饯别之伤感。   

 

 

 

 

 
83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39。 
84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页740。 

85
 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

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下册，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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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韩文中的藩镇书写 

 

 

韩文中的藩镇书写可分为干谒及赠序两类文章。下文考察韩愈干谒之文，其干谒之

目的可分为科举引荐、官职引荐、入幕自荐、及施财请求。其干谒文之对象乃诸藩首，

而赠序文的对象除了藩首也涵盖了往藩镇领地赴任的官僚及幕僚，故其赠序文可分为官

僚赠序文及文人赠序文。下文将对两类文章的藩镇书写详加探讨。 

 

第一节、干谒之文 

 

中晚唐之际，进士科比起明经科备受推重，近士考试愈发艰难。士人之间相争日益

剧烈，视争夺官职为当务之务，故士人多采取投刺干谒之法，干谒请托之俗风愈发盛行。

钱穆《记唐文人干谒之风》亦曰： “唐代士人干谒之风特盛”86，“唐人干谒之风实至

晚而弥烈”87。 然如韩愈之辈，于唐之时具备超然之精神与使命感， 亦在时势之牵系

下， 毫不畏惧地奔走干谒，无以为忸耻， 其干谒之对象亦涵盖藩镇势力。 韩愈投献

于藩镇的干谒文共有三篇，即 《上贾滑州书》、《与凤翔邢尚书书》及《于襄阳书》。

88 

1. 科举引荐     

贞元六年，韩愈首次应试进士科，此时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容斋四笔》提及或有

 
86 钱穆著，〈记唐文人干谒之风〉，《中国文学论丛》 （北京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6），

页300。 
87
 钱穆著，〈记唐文人干谒之风〉，页311。 

88 对于并无求助的目之干谒文，如《上张仆射书》等皆不见意图求官或高迁之意，故本文将其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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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欲觅权贵、与主试者交谊深厚者，望借此以提升得中之机会，送行卷即方法之一。

89 韩愈首次应试，作《上贾滑州书》，献行卷于贾耽。90贾耽当时乃滑州刺史兼义成军

节度使，权势不容小觑，然韩愈与贾耽先前并无任何交情。愚以为，韩愈送行卷于贾耽

的原因乃贾耽为人正派。新、旧唐书亦言其脾性佳，待客友善，有君子之风，故韩愈希

送行卷于贾耽，望得到推举之几率大大提高。91 

《书》曰：“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则铿然鸣，盖气之感，非自鸣也。”92道出其

来意。《山海经》云：“(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93 九钟鸣，乃因霜降，钟无法

自鸣，有感于气而后方可鸣乎；人也无法自鸣，只有获得有力者的赏识方可能鸣起来，

此为来意也。申明来意后，韩愈紧接道出送此行卷的目的，即其自称言行不敢违背古人

的规范因而认为自身愚昧而执著，故敬仰明晰古代的经典义理、言行真实又维护皇权的

贾氏。94最后再表示自己往后的仕途全凭贾耽的手中，尽显卑微之态。  95 

韩愈言行谨守古人准则，则应遵从古人之规范。然同时又对贾耽赞美为“昭融古之

典义”96 ，语辞略见矛盾。 实则不然，韩愈特意指出自己过于奉行古人规范，并言其

无法维持生活， 既可符合贾耽之为人，不仅让其有共鸣，还能使其生出怜悯之情， 实

 
89
 “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友之厚者为之助， 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

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

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己定于胸中矣。” [宋]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 （北京 : 中

华书局, 2005），下册，页686-687。 
90
 “行卷”，谓应试者将己作编撰，成卷轴以呈递，于考试之前赠予于时社会、政治或文学界备受景仰

者，恳请其向主试人引荐，以增其入选之望。 
91 《新唐书》云：“检身厉行，自其所长。每归第，对宾客无少倦，家人近习，不见其喜愠。世谓淳德

有常者。”[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贾耽传》，第5册，页3950。《旧唐书》亦载：每自朝

归第，接对宾客，终日无倦……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贾耽传》，

第3册，页2575。 
92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页735。 

93 [西晋]郭璞撰，《山海经·中山经》（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页51。 
94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下册，页735。 

95 “进退之际，实惟阁下裁之。”[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下册，页735。 
96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下册，页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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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巧妙。随后，韩愈把贾耽夸得天花乱坠，亦非强词夺理，因韩愈所称赞之点乃合乎其

人格思想，故奉承之辞更显真诚坦率。夫安知韩愈之志向哉？自是韩愈隨之所攜之“十

五章”97文章也。对此，贾耽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任义成军节度使，属于藩镇之一，

然韩愈相较于其藩镇身份，更多因其为人及权势而有求于他。是此，虽然其本身具有特

殊性及游离性，但韩愈对于藩镇之长官，并非一味反对，而是区分看待。   

2. 官职引荐及自荐入幕     

依唐制，欲仕宦者，需经礼部之考核，方得列名为进士。然获进士之资者，尚须赖

以吏部之选拔与考试，方乃正式被委以官职，方能释褐。98中唐以后，文士有已经礼部

试及第，而吏部试不合格者，则方镇幕府谋求仕进，如韩愈就是。韩愈又举博学鸿词科

落第，游宦凤翔之时，上书《与凤翔邢尚书书》于凤翔节度使邢君牙。邢君牙，兼掌凤

翔、陇州观察使之权，并荣膺检校士部尚书之衔。是故，韩愈风目的显然是有两个，即

官职引荐及幕职自荐。由于唐代节度使和观察使具有荐官的权力和义务，韩愈正是希望

得到凤翔陇州观察使邢君牙的举荐之力，尽快得一官职。   

《书》中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布衣之士与王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其自

身与王公的地位视为对等，以此合理化自己干谒之举，如其表示王公大人之功业，若无

庶民之称颂，便无法扩大其名声，虽然庶民地位卑微，却不会奉承谄媚；而王公大人虽

然地位尊贵，却不会骄傲自大，故彼此相需，相辅相成。次则，其质问邢氏能否担负得

起为大丈夫之志向，言其待士之态度或存不周，致使种种问题产生，言外之意则示意邢

 
97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下册，页736。王佺提及唐代许多干谒文都会附带呈献一些纯文学

创作，以为谒见之资，这包含了举子行卷的性质。这些用以干谒的文学作品，只有借助干谒书启才能发挥 

干谒的作用，可以说投献干谒书启是执贽干谒的必要条件之一。（王佺，〈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页150。）因此，此“十五”卷可能为韩愈不同体裁

的文学作品，附上于贾耽，以增强干谒之效果。 
98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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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当予其特殊礼待。接着，韩愈表达对邢氏之期许与敬意，希望邢氏能慎听其思想，及

其对士人选拔与待遇之建议。文章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既树立了自己“贱而不谄”的

士人形象，又真诚地向权贵的称誉坦率地以诚相告，并无对上位者才能无边际的夸饰，

自负自夸之言辞也无痕迹显露，可谓极具心思。   

俨然文风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但韩愈终究不得意去。诚如戴伟华所言 “以主观

或情理来解释干谒者与干谒对象之间的关系, 带有理想色彩，充满自信, 而事实上于

此途获成功者鲜矣。”99 文中提及“布衣之士虽甚贱而谄”100，显然意在防范贫贱布衣

向上自荐之举所引发的负面评价。然或许韩愈过于谨防被视为谄媚权贵，因而多有建言

质询，暗示自应受到优待。虽文章中对上位者进行了称赞和尊敬。然窃以为，前文之词

或显过于唐突，致激起上位者之逆反心理，遂致自荐失利。101如上所述，足知韩愈对干

谒之事颇存忌避之态，虽文中对其有奉承102，然文章间亦终究不失其风骨。   

3. 官职引荐及施财     

贞元十六年，韩愈蒙拔授正七品四门博士，终于释褐。由于官位不大，遂不满目前

之官职。其于《古意》中表示自己欲得好吃又能治病的玉井莲，然“青壁无路”103，无

法取得玉井莲。这暗示其欲上升却无法如愿，此指韩愈无法得到想要的官职，故有不得

玉井莲之感叹。为此，韩愈多方献佞，请求荐引，如贞元十八年所作之《与于襄阳书》。

于襄阳即于頔，乃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节度使。中唐以来，中央政府难以制约方镇，德

宗只得委任其为襄阳大都督，故号称于襄阳。   

 
99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187。 

100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页226。 

101 韩立新提及干谒诗的重点则不是务求辞章的巧丽，而是务求对干谒对象心理的应合。（韩立新，《唐

代干谒诗中的士人形象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页34。）若按照此论述，韩愈干

谒失败亦无道理，因其文章对上位者而言甚犀利，故邢君牙不会理会之。 
102
 “愿少立于阶墀之际，望见君子之威仪”[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页227。 

103 [唐] 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页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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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皆载于頔权倾朝野，皇帝一味姑息于藩镇，导致其无法无天。104由于于頔当时

权势滔天，这或为韩愈上书之原因，因于頔若接纳韩愈的干谒，则韩愈向高位迈进之可

能性更甚。《书》开篇云：“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

者为之前焉。”105道出韩愈之来意。前，谓之援引，即希望于頔能援引己，使得自己享

有盛名，显赫于当世106，可见韩愈之目的乃求官。表明来意后，韩愈便向于頔道出上下

相须之理，彼认上位者不得遇才学出众之下者，因下属拥有能力也不愿意阿谀奉承上级，

上级则背负着自己的职位却不愿意关心下属。107故上位者不能言下者并无得以举荐之人。 

其次，韩愈以“侧闻”的方式对于頔称颂一番，随后话锋一转言自己未闻后辈得其

赏识与礼遇，并为于頔推想好理由，即“求之而未得……未暇礼”108。此举既彰显其不

谀谄、奉承，亦为对方提供良好辩解，故而给予上位者台阶下之机会。韩愈随即表明己

虽不才，然自视为頔所寻求之贤才，遂借“燕昭王招贤” 109之典故，曰“古人有言：请

自隗始。”110以古人之言求于頔厚待身为贤士的自己，故韩愈后言道今之所急，惟朝夕

食饮与仆役之费，唯需费君一日之消费便足矣。此言除表现其处境之困窘，望于頔能慷

慨相助外，也使其坦然陈乞之举显得有理有据。111 

 
104 详见[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于頔传》，第4册，页2809-2810。 [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

书·于頔传》，第5册，页4029。 
105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206。 
106 俞钢《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把使府辟署入仕的目的分为选择自由、才干得以施展及俸禄

可观。俞钢，〈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

期，页101。虽前二者韩愈之文并未明言，但文章里表明于頔腰缠万贯，而韩愈此时囊中羞涩，故若其入

幕于頔处便可获得可观的俸禄。因此，愚认为，虽其文章明言需要钱财救济，但其实也在暗示于頔可邀

其入幕，故其文章带有两种目的。 
107 “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

册，页206。 
108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207。 
109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207。 
110
 据《战国策》所载，燕昭王请教郭隗如和获得贤士，郭隗建议昭王礼贤待士“先从隗始”，燕昭王从之，

为郭隗专门建造房屋，并拜他为师，后贤士纷纷慕名而来。[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下册，页1684-1685。 
111
 游胜辉提及“韩愈干谒书中自我形象一正一反、一先一后的并陈，也正可视作章法安排上的一扬一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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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前文之干谒对象，于頔更受史书诟病，故《颜乐亭颂》言韩愈不惜牺牲自己的

原则和尊严也要为五斗米折腰。 112又，刘咸炘认为于頔的人品和文风并无值得称道之

处，韩愈之举乃谄媚之举。113 清人方宗诚则为之缓颊：“昌黎之上书求人，原欲出而济

世，非尽出于干富贵之鄙怀。然究竟止当存忧天下之心而守素位而行之分，不当如此急

急也。”114 其认为韩愈并无自贱之意，而是出于济世之心，但又无法达成，只能在形势

所迫之下向于頔求助。 

愚以为上述言论皆有其道理，但韩愈乃迫于生活所需而不得不为。贞元十七年之《与

李翱书》已表示，其在徐州时已“家累仅三十口”115，负担甚重。及至一家众口移居长

安，米珠薪桂之际，家计愈发窘迫。加之，四门博士只是个闲官，俸禄微薄，故为求职

及维持生计之需，韩愈方始上书于頔。《书》中备受诟病的乃韩愈对頔所作的赞颂之辞。

然其以“侧闻”方式称颂，故亦不可谓之阿谀奉承。此乃一种书写策略，既不背离己心，

亦不得罪于頔。再者，韩愈以上下相须之理，成功使自身在干谒语境中，与上位者的距

离缩减，且减轻了自身所承担的道德舆论压力，既有理有据，亦不至于过于卑微。《送

许郢州序》后论起此事曾表示于襄阳认同自己说的话116，足见韩愈〈书〉中的干谒书写

策略深得于頔的心。 

 

 

 
此外，由此隐微传达出的訉息可能是……因为他有才却穷困如斯，才更有主政者注意、举荐的必要性。”

游胜辉〈论韩愈干谒文中的自我形象塑造〉，《彰化师大国文学志第》2018年第36期，页83。由此观之，

韩愈之生活处境或许并非如文中所描绘者般穷困，其如此表达之目的，乃欲显示己有才华然穷困交迫，

以引起干谒对象之注意，增加干谒成功之机率。 
112
 [宋] 司马光撰、王云五主编，〈颜乐亭颂〉，《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卷

66，页824。 
113 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唐学略》(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第 3 册，页1235。 
114 [清] 方宗诚撰，〈读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6册，

页5720。 
115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199。 
116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264。 



24 
 

综观韩愈之藩镇干谒文，其内容可分为引荐、自荐及施财三类。由于干谒文带有功

利目的，因而其所撰之文皆夹带着赞颂之辞。对于品行端正之藩镇，韩愈表现出实事求

是的态度，予以夸赞；而对于品行受诟病之藩镇，韩愈则采用侧听之手法进行赞美，显

见其不违心之用心良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维持生计及谋求官职之考量下，其亦

与嚣张跋扈之藩镇交往，并非仅限于与清白之士为伍。次则，韩愈未及第前献给贾耽的

文章，态度谦恭谨逊，而及第后对邢氏的干谒则稍显冒进，因此此书未能得贾耽器重。

至于于頔，韩愈虽对其进行质问，但随即给予对方台阶下。由此可见，其具备一定的写

作策略以符合目的，即通过塑造自身为困苦不得志之形象以获得同情,及树立敢于直言

之贤士形象以掩盖自饰心态。   

 

第二节、赠序之文     

 

赠序文可溯及魏晋南北朝之时，但其皆附属于赠诗，未曾独立成文，也尚未形成赠

序文体的写作规范。而于中晚唐之世，其渐次臻至成熟，尤其是韩愈等文士为其代表，

著述诸多赠序文。韩愈乃唐代创作赠序最多，得到评价也最高的文士。117韩愈涉及藩镇

的赠序文分别为赠予藩镇官僚之赠序文及赠予入幕藩镇文人之赠序文。     

1. 官僚赠序文     

韩愈所撰之藩镇官僚赠序，以赠者政绩品行为主，同时含蕴劝谏之意，以告诫藩镇

为主旨。如贞元十九年之《贈崔復州序》及《送许郢州志雍序》即借送友人赴任刺史，

 
117 明代吴讷曰：“近世应用，唯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明]

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42。清人姚鼐亦对其予

以褒扬：“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清]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

《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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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劝诫藩镇军阀于頔一事。樊汝霖表示郢州和复州都在唐悉隶山南东道，韩愈于两篇

文章中都提到了于頔，于頔当时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118 公于《贈崔復州》一文先道

“刺史之荣”，继而言此序之要点即“刺史之难为”。119由于下民接触上位者机会稀少，

故时则“不得其所”，遭逢不公待遇亦无以“自辨于县吏”，以致地方官吏之征收赋税

及尸位素餐，皆可致百姓之疾苦。此等乃为刺史当思解之难题。“赋有常”，指朝廷赋

税之定，则不因水旱疫疠之际稍有松弛，故人们的田地房屋等不动产无法稳定。 

《送许郢州》亦表达相同之情景。韩愈对友人许志雍表示人们之资产已竭，而征税

不止；人民已贫困，而赋税愈加紧迫，若不为盗贼，亦属幸矣。120 据韩愈所撰《御史台

上论天旱人饥状》，述及当时京师一带遭受旱灾，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

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路沟壑。”121朝廷征收赋税，使百姓流离失所，且灾病无法预

测，百姓安得有固定产业收入？ 故其坦白道观察使常常着急催促百姓交纳赋税，而不

是根据州中的情况来决定，故刺史无法安心处理自己的职责，观察使也无法实现其治理

的目标。122韩愈于《送许郢州》一文里之言辞更为直白，多次表达节度使不应急于敛财，

暗示于頔应廉洁自守。 

复次，韩愈接着表示身为刺史应与上级有良好沟通，上级应信任身为下级的州刺史。

州刺史虽责一州之民生疾苦，惟下级县令则未能随时呈报局势；刺史欲解民困境，及时

奏闻上司节度使，然不得其信任。此即《贈崔復州》所指“连帅不以信”。韩愈相信崔

君的为人可让百姓“复苏”，而“于公之贤，足以庸崔君”123。愈文末道于頔贤能，定

 
118 [唐] 韩愈撰，《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第3册，页978。 
119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78。 

120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64。 

121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55。 
122
 “为观察使者，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观察使不得其政……诚使刺史不

私于其民，观察使不急于其赋”[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64。 
123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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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重用友人崔君，二者必能相辅相成，为人民作出贡献。此般言辞亦在《送许郢州》有

所表现，如“有以事乎上，有以临乎下，同则成，异则败者皆然也。”124众人皆知于頔

殺戮不辜，恣行凶暴，故韩愈不啻希望于頔廉洁自守，也望其得以善待及信任崔復州及

许郢州二人。   

韩愈于二文中对于頔予以褒奖，如表示于氏乃贤者，为当今少有的人才125，望于頔

之作为得以如其所愿。众人皆知于頔殺戮不辜，恣行凶暴，故韩愈此番赞美之言，旨在

讽谏，望于頔停止横征暴敛，廉洁自守，实施仁政。为此，陈景云表示这个序言专门针

对于頔这种贪婪敛财的官吏而写，故韩愈用《诗经》的语言来做反讽，而称赞崔氏的仁

德，乃痛乎其言之矣。126韩愈借《诗经·硕鼠》道出其赠序之旨，文章直指民生困顿皆

因上位者之过，但文辞委婉，藏锋敛锐，实为讽谏而非讽刺也。   

2. 入幕赠序文     

由于藩镇之使府辟署制度得以直接委任幕僚,而藩镇节度使之人事权和监察权，也

导致藩镇对州县官员的任免具有实际的控制权。布衣之士只需其才干得到节度使的认可，

即可被征辟为幕僚，故许多仕途不如意之文人便可借此入幕。韩愈之赠序文也常赠序于

投身藩镇幕府之友人。  

 贞元十九年，韩愈赠《送董邵南序》予即将赴河北的董邵南。韩愈此前已和董氏

有所来往 ，贞元十五年的《嗟哉董生行》表示董氏求举不利，故投身于河北地区。127  

时河北地区之藩镇乃河朔割据型，故韩愈曰：“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

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128 

 
124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64。 
125
 [唐] 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册，页207。 

126
 [清] 陈景云撰，《钦定四库全书·韩集点勘卷三》，第1075册，560-561。 

127
 [唐]韩愈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上册，页79。 

128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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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河北有多慷慨悲歌之士，则董氏此行必“有合”即得到赏识，于其而言不失为一

个好去处。然则，此地早已不复古时，已“风俗与化移易”129，河北藩镇割据一方，与

朝廷相持不下，故董氏此行未必“有合”。天子不“明”，科举制度弊端丛生，人才流

失乃韩愈心中之痛，故其也无法说服董氏留下，只能请其寻找市井里如高渐离一般的屠

狗者以出仕。河北市井里的“屠狗者”韩愈也要请其入仕，可见其对董氏入幕河北一事

之态度不言而喻。是故，韩愈委婉劝董氏勿做出“不异于古”130之事，勿与国家为敌。   

朱熹云，斯篇言燕、赵之士，以为其性仁义，然而他们背道而行，不忠不孝，具好

乱之心，故而末章以道德之风以警醒之，此文之旨含蓄微妙，读者可详细品味之。131又，

储欣曰：“此序惟朱晦庵得其意义所归，谓是深讥燕、赵之不臣，而其卒道上威德以 警

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132愚以为，韩愈并无讥意，更多的是万般无奈，数道“董生

勉乎哉！”，留人之心委婉至极。虽然天子有未“明”之处，然终究为一国之君，需有

明智之臣辅助；而藩镇势力虽然多加赏识、重用，但终究是与国家对立。末句“明天子

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乃韩愈之立场，足见忠君、报国下之心尤为强烈。若天子“明”

矣，国家便不会让“感慨悲歌之士”隐姓埋名，不问朝堂事，甚至投靠“燕赵之地”了。     

此般惜才之态度于石生及温生的序中亦有所展现。河阳节度使乌公于元和五年相续

招揽石洪及温造入幕。为此，韩愈赠序于二人，《送石处士序》乃受人请托而作，《送

温处士序》乃自愿而作。文章中，韩愈并无按例介绍石洪及温造的情况，而是以乌公求

才作为切入点。133 韩愈于前文夸赞了乌公有识人之目，礼贤下士，犹如伯乐识马。据

 
129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277。 
130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277。 

131 [宋]朱熹撰、曾抗美校点，《昌黎先生集考异》（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卷6，页140。 
132 [清] 储欣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唐宋八大家全集录五十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

404册，352页。 
133 如《送石处士序》云：“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于是撰

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

312。《送温处士序》载：“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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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乌重胤传》载，乌公“出行伍，善抚士，与下同甘苦。待官属有礼，当时有

名士如 温造、石洪皆在幕府。”134足见乌公有礼贤下士之雅量，并非韩愈夸大其词。纵

然如此，韩愈也深知藩镇与中央之依附性与游离性，但其内心仍对乌公怀有芥蒂。韩愈

信得过石洪，故曰其以道自任，也对乌公怀有敬意，言其“以义取人”但藩镇为祸，无

法令其安心。   

为此，韩愈假托执爵之士之口，抒己之论。135 韩愈透过他人之口委婉表示乌公最重

要的是保持初心，为国为民，而非个人家族利益，因此不能听信谗言，善待下属，效忠

朝廷；石洪则不应该谋求私利于乌公。由此观之，韩愈于乌公之辞，劝勉之情要更强一

些。如此言辞更使得韩愈之劝谏更加委婉得体，故孙琮道：“写尽乌公，却不曾一笔从

乌公身上实写，文字遂觉松快无比。”136
 

《送石处士序》与《送温处士序》述及同一事端，然前者以叙事及对话为主，后者

则以寓言开篇，言辞更为强烈。若说韩愈对乌公招揽石洪一事心有芥蒂，那其对温造的

相继入幕，不满之情更为强烈。其表示石、温二位一走，当地官僚事情有疑惑不解之处

无法妥善处理，年少后辈亦无可问学业者，足见韩愈对乌公招揽两位儒家泰斗入幕一事

颇有怨言。实则，其所忧者更在于，若天下贤才皆为藩镇所挖去，则朝廷再无可用之士，

朝政将力弱藩镇势盛，是其忧虑所在也。   

然则，其无法真正对乌公表达不满，唯能借表达“私怨”之方式以赞其择良才之优

异手段。使乌公阅之不胜欣喜之时，亦表露其忧国之心思。林纾先生评析二序之异，表

示石洪和温造写的序言虽然都是描述同事件，但在行文和文风上却大不相同。石洪的序

 
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

焉。”[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315。 
134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乌重胤传》，第5册，页4022。 

135
 [唐]韩愈著，《韩昌黎文集校注》 ，上册，页314。  

136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第1册，页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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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记载，他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乌公身上，故在文末的祝词中，他经

常担心乌公可能成为藩镇之患，此乃昌黎托石生以示讽刺的手法。他的文字严谨严肃，

每个词都斟酌使用，从不草率。在送温生的序中，石生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使得行文

稍显轻松。但是他对乌公得到许多士人的问题有所不同，不像前作那样严厉。他表达了

乌公抢走了二人，心中无法释怀的情感，并将私人的怨恨表露无遗，极力写出自己的不

满。但乌公看到后却非常高兴。这就是文字中的巧妙之处，既狡诈又感人。137 温生的序

比起石生的序，更显灵活滑稽，可见前者笔调庄重，后者则情绪饱满，不禁表露私怨，

但处理得委婉且得体。然观之，韩愈所示之“私怨”，实乃反映了中唐时期诸藩镇势力

之膨胀，其威势之盛不容忽视。   

 

 

 

 

 

 

 

 

 

 

 

 
137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第7册，

页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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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对象 

 

 

韩愈诗文中的藩镇书写对象，一则书写藩镇首领；二则书写与藩镇有涉、之人，如

牙兵、藩镇领地之刺史及藩镇幕僚。韩诗多描绘藩首，而韩文则更着重描写藩镇领地之

刺史及幕僚。兹就以上内容，下文对此展开相关论述。 

 

第一节、藩镇首领之书写 

 

韩愈以藩首为主要对象之诗篇，触及割据与非割据之藩镇。割据型藩镇如淮西节度

使吴少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屡次兴起叛乱，对唐王朝构成重大威胁。是此，针对韩

愈的割据与非割据藩镇之书写，其诗篇呈现两种创作目的。其一为强烈批判发起内乱的

非割据型藩镇及谋反朝廷的割据型藩镇。前者的诗篇有《古风》等诗，后者则有《归彭

城》、《过鸿沟》等诗；其二为委婉劝谏，如劝谏徐州节度使张建封、河中节度使王锷

积极讨伐谋反的藩镇势力，为朝廷效力。 

相比之下，以藩首为主的散文甚少，且仅及于非割据之藩镇。其撰述目的乃干谒。

譬如韩愈早年间曾为了科举考试、官职及钱财原因，向义成军节度使贾耽、凤翔节度使

邢君牙示好。然而，《与于襄阳书》却备受后人诟病，因为此文的干谒对象却乃嚣张跋

扈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由此可见，韩愈早年窘迫之际曾向非藩镇势力妥协，但其示

好的对象仅限于非割据型藩镇，可见不与割据型藩镇有所关联乃韩愈的原则。要之，韩

愈诗文中涉及藩首的作品主要有三，即批判造成军事纠纷的藩镇、劝谏非割据型藩镇讨

伐叛乱的藩镇势力及对非割据型藩镇行干谒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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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藩镇相关人士之书写 

 

除藩首之外，与藩镇相关者，有藩镇牙兵、刺史及幕僚。韩愈以彼等为主要对象之

诗篇较为稀少，如《送侯参谋》一诗乃送友人侯继赴河中节度使王锷处担任幕僚。虽然

表面上的书写对象乃侯继，可实际上书写的主要对象却是藩首王锷，希望王锷上书朝廷

扫除王承宗及吴少阳这两股割据型藩镇的势力。虽皆为送友入幕非割据藩镇，然于《送

石处士赴河阳幕》中对石洪却更具不满之意，以今天下不太平，石洪身为儒家泰斗而不

对国家有所作为，故韩愈暗示其幕主乌公宜效忠朝廷之时，亦流露出对石洪之不满。次

则，韩愈诗歌中的创作对象也包含了藩镇牙兵。如《汴州乱二首》中，韩愈之态度颇具

玩味，因其于诗中叙事与史实叙事不符，将导致汴州乱的罪魁祸首归罪于叛乱之牙兵，

而史实则将此归咎于陆、孟等上位者。足见，韩愈入幕汴州藩镇董晋幕下，与幕僚陆长

源、孟叔度等人的友情确实影响了其判断之准确性。 

相比诗篇，韩愈以藩镇相关者为主的散文较多，主要对象包括入幕藩镇之幕僚及在

藩镇领地任职之刺史。《赠崔复州》及《送许郢州》乃韩愈为即将远赴山南东道任刺史

之友人所作，然其文章表面虽劝谏友人，实则写作之真正对象乃当地藩首于頔，旨在委

婉劝谏其勿贪急于敛财，应廉洁自守。再者，《送石处士》及《送温处士》亦同属此类

带有言外之意之文章。此二文表面虽为送友赴幕于河阳，实忧虑河阳藩首乌重胤三番两

次招揽德高望重之文人入幕，恐其将如虎添翼，难以控制，同时亦致朝廷人才匮乏，损

害朝政。与前者相比，其于《送董邵南》一文之态度有异，言外之意更加明显，因董氏

赴任之地属割据型藩镇之一的河朔藩镇。其多次暗喻友人河朔并非好去处，并暗示其勿

与国家为敌。值得留意的是，前文虽然对石氏及温氏入幕藩镇持隐晦之反对态度，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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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入幕河朔藩镇之事则反对意见更为明确显著。 

要之，韩愈诗文中涉及与藩镇相关者的作品旨在送别友人及批判发动内乱的牙兵。

然则，此类送别友人的文章大多意有所指，明面上乃送别赴任刺史或幕僚的友人，但其

实也带有劝谏诸非割据藩首对目的，即劝谏非割据藩镇讨伐作乱之藩镇、劝谏藩镇廉洁

自守及表露出对非割据型藩镇的忌惮。 

综上所述，韩愈始终持对发动叛乱的割据及非割据藩镇持反对之态度，但在并无发

动叛乱的前提下，韩愈对后者之态度则视处境而定。如其生活遭遇困难时曾向非割据型

藩镇示好，然非因其与藩镇关系不清白，此乃出于其立于个人立场以考量其生计。然则，

其立于国家立场时，对非割据型藩镇则有双重态度，既期望其为朝廷讨伐叛乱藩镇，又

担心其势力将反噬朝廷。纵然如此，韩愈面对非割据型藩镇时，其个人与国家立场并不

冲突。然实际冲突乃在其对待入幕藩镇之文人，其立于个人立场时明白友人仕途之不顺

系出于时世环境所致，但立于国家立场时，其无法完全接受友人投奔随时将会背叛朝廷

之藩镇，此亦韩愈藩镇书写中所显现之矛盾。故欲考察韩愈笔下藩镇之书写，必须审慎

思量其创作时之立场及对象，方能还原其藩镇书写之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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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韩愈诗歌中之藩镇书写，可分为军事纷争及文人送别之题材。军事纷争类，分为贞

元、元和及长庆时期也。散文中的藩镇书写，则分为干谒之文及赠序之文。干谒文之题

材，为科举引荐、官职引荐、入幕自荐及施财请求；赠序文之题材，则为官僚赠序及入

幕赠序文。经考察，韩愈之藩镇书写，可探讨之层面有三：即书写中之创作对象、对不

同创作对象之态度，及其心态之变化。 

韩愈之藩镇书写所涉及之对象众多，主要可分为藩首与其余与藩镇有关者。韩诗多

侧重于描写藩首，而韩文则更着重书写与藩镇有关之人士。其藩镇书写中之藩镇分为割

据及非割据型，而与藩镇有关者则包括叛乱之藩镇牙兵、赴藩镇地域任职之刺史及幕僚。

对于此两类创作对象，其对待二者之态度亦有所差异。此种差异体现于其立场之层面，

即个人与国家的立场之反映。 

基于其长期植根于儒家思想的社会背景，维护国家权威成为其思想之一，故对于站

在唐王朝立场的韩愈而言，藩镇带有贬义色彩。然则，当韩愈的生活，如科举、仕途不

遂其心时，其必须立于个人立场，为生计而屈身求于非割据型藩镇。由于所有类型的藩

镇具有游离性，非割据藩镇虽并不与朝廷对立，然他们仍有能力随时兴兵叛逆或支持割

据型藩镇反叛朝廷，是以韩愈对其不全信任，而存慎防之心态。对此，韩愈从不私下与

割据型藩镇交涉，入幕非割据型藩镇及对其干谒乃韩愈与藩镇交涉的底线。尽管曾对非

割据藩镇面前摆低姿态，但韩愈亦对他们有所劝谏，可见韩愈与非割据藩镇交涉时，不

忘本心，仍持为国为民之心。 

当韩愈释褐，被委以朝廷官职之后，其身份的转变必然得让他立于国家立场，以国

家之利益为念。对于非割据型藩镇则不复以往那般低姿态，反而持有双重之态度。韩愈

一方希望非割据藩镇得以制衡其余意图发动叛乱的藩镇，一方面则忧其羽翼过于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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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朝廷之安危。是此，友人赴任藩镇领地担任幕僚之事，其对此持有矛盾的心态。韩

愈立足于个人立场，深知友人赴任藩镇，乃科举制度之弊端导致他们仕途失利，韩愈位

他们感到惋惜及痛心。然而，立足于国家立场，其难以全然赞同友人入幕藩镇，尤其是

割据型藩镇。对于非割据藩镇，其唯能以委婉之言挽留之；对于割据藩镇，则态度更为

坚决，因为前者或可谅解，而对后者之行为，韩愈则不以为然，但其无以对现况有所作

为，唯能以复杂之心情送别之。 

韩愈的心态变化，可以从他的诗歌看出来。贞元年间的诗歌较为忧时感伤，元和年

间的诗歌较为轻快明朗，而长庆年间的诗歌则不似元和诗歌般快腔快调，而更加从容及

淡泊。此般变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如德宗于贞元时期姑息藩镇，

故其诗歌显得忧心忡忡及充满批判。宪宗于元和时期对藩镇采取强势的策略，且韩愈这

段时期夙愿达成，成功参与淮西一役为国效力，故此时的情绪较为激昂,但穆宗时期其

已年老，且历经大风大浪，故其显得更加沉着。是此，韩愈的心态变化，也得以从其诗

歌中的内容窥之。 

要之，韩愈诗文中诸多关乎藩镇之题材，其对待割据型藩镇之态度始终抱有反对之

意，而对于非割据型藩镇及入幕此类藩镇之人则呈现出双重态度。后人不可因韩愈与非

割据藩镇之交往，便断定其对藩镇之立场不一，其对于藩镇割据之立场一向坚决否定。

鉴于其藩镇书写文意纷繁复杂，故欲探究藩镇书写之全貌，必须考虑韩愈所处之环境及

其个人经历，方能真正了解其藩镇书写之意旨与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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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时期 作品 作品种类   内容 

贞元 《上贾滑州书》 散文  科举引荐 

《古风》 诗歌 军事纠纷（内乱） 

《与凤翔邢尚书书》 散文 官职引荐、自荐入幕 

《汴州乱二首》  诗歌 军事纠纷（内乱） 

《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诗歌 军事纠纷（内乱） 

《赠河阳李大夫》 诗歌 军事纠纷（内乱） 

《赠张徐州莫辞酒》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汴泗交流赠张仆射》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归彭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与于襄阳书》  散文 官职引荐、施财 

《贈崔復州序》 散文 送别藩镇刺史 

《送许郢州志雍序》 散文 送别藩镇刺史 

元和 

 

《秋雨联句》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征蜀联句》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张中丞传后叙》 散文 歌颂平藩将领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散文 送别藩镇幕僚 

《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诗歌 送别藩镇幕僚 

《送幽州李端公序》 散文 送别藩镇幕僚 

《东都遇春》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送石处士赴河阳幕》 诗歌 送别藩镇幕僚 

《送石处士序》 散文 送别藩镇幕僚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散文 送别藩镇幕僚 

《月蚀诗效玉川子作》 诗歌  暗讽藩镇 

《与鄂州柳中丞书》 散文 军事纠纷（叛变） 

《赠刑部马侍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过鸿沟》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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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张侍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

作》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晚秋郾城夜会联句》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

冯、李二员外》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酬别留后侍郎（蔡平，命马总为

留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

西界》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过襄城》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宿神龟招李二十八冯十七》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和李二十八司勋过连昌宫》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次硖石》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桃林夜贺晋公》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次潼关上都统相公》 诗歌 5 军事纠纷（叛变） 

《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

中宾客愈奉和》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祭鳄鱼文》 散文 暗讽藩镇 

长庆 《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

司空相公》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

寄》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镇州初归》  诗歌 军事纠纷（叛变） 

总共： 45篇 诗歌：33篇 

散文 ：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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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韩愈作品中涉及藩镇书写的诗歌及散文 

 

题材 篇数 比例（%） 

军事纠纷 藩镇内乱 4 91 

藩镇叛乱 26 

文人送别 送别藩镇之幕僚 2 6 

托物讽刺藩镇 1 3 

共计 33 100% 

附录2:韩诗中的藩镇书写题材比例 

 

题材 篇数 比例（%） 

干谒 科举引荐 1 25 

官职引荐及自荐入

幕 

1 

官职引荐及施财 1 

文人送别 送别藩镇领地之官

僚 

3 50 

送别藩镇之幕僚 3 

歌颂平藩将领 1 8．33 

藩镇叛乱 1 8．33 

托物讽刺藩镇 1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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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2篇 100% 

附录3:韩文中的藩镇书写题材比例 

   

作品 集评资料 

《古风》 陈沆：“刺赋役之困也......安、史之后，方镇相望，跨州连郡。兵骄

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军旅不息，重敛因之。 

何焯:“‘幸時不用兵’，蓋以兵方自此不解，正言若反也。”   

胡渭曰:“本识赋役之困。民无所逃。却言时不用兵。正宜甘食好衣。相

与为乐。辞弥婉而意弥痛。” 

何焯云:“‘《平准书》:杨可告缗，杜周治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托之方镇，以觉其上者也。” 

《汴州乱二

首》  

蒋抱玄曰:“此谓德宗姑息养乱，不肯严于讨伐也。”胡渭曰“此诗一章

议四邻坐视，二章议君相姑息也。“    

胡渭曰“此诗一章议四邻坐视，二章议君相姑息也。“  

杨慎云:“三军怨怒，遂执长源及杨、孟杀之。由是论之，是长源有以自

取。” 

《赠张徐州莫

辞酒》 

方世举曰:“按公以二月暮至徐，此云‘春雷三月不作响’......未闻建

封有请讨之举，故以大义动之。” 

蒋之翘评:“当时四方多警，朝廷无讨贼之意，而诸将亦不奉命，故以大

义推辞‘春雷’之语，意有所讽也。” 

《汴泗交流赠

张仆射》 

唐宋诗醇云:“‘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盖讽之也。” 

方世举云:“此盖问其军政不修。” 

《归彭城》  《唐宋诗醇》云:“忧时伤乱，感愤无聊。骑马空陂，不减穷途之哭。”  

查慎行云“一肚皮不合时宜，无所发泄，于此章吐之，究竟不能尽

吐。” 

《过鸿沟》 韩醇曰;“汉高帝四年，项羽与汉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东为楚。

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练，乃止。” 

王元启曰：“此真劝回马首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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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抱玄曰:“能将力主讨蔡隐衷曲曲道出，是借古规今，绝妙文字。”  

方世举评:“此诗虽咏楚、汉事，实为伐蔡之举，时宰有练阻者，几败公

事也。”   

《奉和裴相公

东征途经女几

山下作》   

程学恂曰:“同心破贼，故尔十分高兴。” 

《奉使常早次

太原呈副使吴

郎中》 

方世举注曰:“诗序:蟋蟀，刺晋僖公也。”   

方成珪曰:“雪王廷凑罪，复以为节镇，非公意也。故此诗有微词焉。 

地失嘉禾，言太平无象。风存燃嚑，警太康也。结则忧深思远，可于言

外得之。” 

《送侯参谋赴

河中幕》 

顾嗣立曰:“《汉·李广传》言‘威稜憺乎都国’，李奇曰‘神灵之威曰

稜’” 

《送石处士赴

河阳幕》 

张鸿曰:“有讽意，合之送序，公意可知。” 

《与于襄阳

书》 

《颜乐亭颂》议此书云:“《与于襄阳书》谓先达、后进之士，玄为前后

以相推援，如市贾然，以求朝夕努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

金。......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 

刘咸炘曰:“于頔之为人无足取，其文亦何美?而韩子上书乃以有言浑浑

噩噩为颂，几于谀矣。”  

方宗诚则为之缓颊:“昌黎之上书求人，原欲出而济世，非尽出于干富贵

之鄙怀。然究竟止当存忧天下之心而守素位而行之分，不当如此急急

也。 

《送许郢州》  樊汝霖云:“郢、复在唐悉隶山南东道，公《送许郢州》及此崔复州二

序，皆言及于公。于公名頔，字允元，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贈崔復州》 陈景云云:“《诗·硕鼠》曰:‘刺重敛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

爰得我直。’此序专为于頔重敛而作，与诗人所刺同。发端先言‘小民

不得其所，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盖即用《诗》语而反之。民穷敛

急，惟仁人至，庶有来苏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苏复人’，痛乎其

言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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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董邵南游

河北序》  

朱熹云:“此篇言燕、赵之士，仁义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词，深讥其不臣

而习乱之意，故其卒章又为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读者

详之。” 

储欣曰:“此序惟朱晦庵得其意义所归，谓是深讥燕、赵之不臣，而其卒

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 

林纾曰:“石洪、温造二序，人同事同，而行文制局，乃大不同。石洪本

无可纪，着眼全在乌公。文末祝词，恒患其为藩镇之祸，此昌黎托石生

以示讽也。文至严重，句斟字酌，一字不肯苟下。《送温生序》，有石

生为媒介，着手稍易。但序乌公之多得士，与前作已稍别，不至相犯。

说乌公攘夺其友，不能无介于怀。又言致私怨于尽取，极意写己之不

悦。然乌公见之，则大悦矣。此文字之狡狯动人处。” 

 

附录4:论文的集评资料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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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韩愈藩镇书写的内容逻辑图 


